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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终于盛开（外一首）

■（重庆）向家青

你终于盛开

我从相机的猫眼偷窥

发现不管是孔氏庭院的青藤

还是南温泉、东温泉的山水峰峦

每一抹粉红都扬着娇媚的头

挑衅地告诉春天：我来了

光阴

光阴就这样流逝

我站在南山栈道瞭望岁月

或者光阴

想把自己分摊给你，送你一抹暗香

比如爱情、比如相知

虽然卑贱

却能满载黑夜一样的深沉

风轻轻送走黄昏（外一首）

■（重庆）张守刚

风隐在林间一个下午之后

终于憋不住了

它摇下那么多鸟鸣

就连夕阳也来凑起热闹

鸟扇动翅膀

一粒粒跌进黄昏

这时候的寂静

仿佛是装出来的

树枝上的斜阳

被风吹弯了腰

就滚落到山那边去了

交谈

在牙齿和舌头之间

他的谈吐游刃有余

声音从言辞中发出来

掷地有声

空气中弥漫着汉字的颜色

红色的本土

白色的回归

土色的自然

它们相互交织

撑起语言的天空

低处飞翔
■（重庆）又见伊人

赶在古典的记忆瘦身之前

我要把种下的意念交给一贫如洗的冬天

我相信即使生命的内容只剩下孤与独

用旧了的抒情，仍会精心安置我的想象

站在卑微的影子中央

抵达，或者出发

不停地邀约我的灵魂做出表情

我不能拒绝

在愈陷愈深的思想里

安顿散发在我身体之上的喜悦和忧伤

我知道暗自生长的昨天和今天已越来越老练

它们正站在没有间隙的时光里

收割

随我的姓氏一起老去的青春和理想

风的自由（外一首）

■ (甘肃）韩晗

山水间鸟鸣花香

这耳鬓厮磨的荒草沙沙

没有约定，没有归宿

我把心归还自己

揽着日月白昼，再次

来到你的床头

不要你的面包，不要你的烈酒

我剥落你愈合的结痂

坐下，享用你精彩

相视而笑的面积愈来愈大

我将要和你的悲欢同步

迎接自我的抵达

第一场风吹来的时候

就像一盆柴火

在寒冬腊月

捂热了一场冻僵的风

来不及包裹心事

就被你的故事选中

书里书外

临摹你的影子

始终缺少一笔优雅

斑驳的时光

隐去了故事的结尾

别过这场旧梦

再也没有资格翻腾风中的

残章断句

《峡江潮诗刊》
诗作选

那只野猫突然窜出来望着我喵喵叫的

时候，我刚从外面回来，正准备开门。在夏天

酷热的午后，正烦着呢，我没好气地对它吼

道：“滚！”听它仍喵喵喵地叫个不停，我便跺

脚想吓走它，可是它稍跑远一点后，仍望着

我不停地叫。我不再理它，径直走进客厅，慵

懒地斜躺在沙发上准备休息。野猫怯怯地跟

进屋来，望着我不停地叫。我烦透了，抓起扫

把将它赶了出去……

有人说，狗爬到你怀里，是因为它喜欢

你，猫跳到你怀里，是因为你怀里暖和。我一

向不喜欢猫，因为小时候家里就养过几只

猫，都不讨人喜欢，让我很失望。

记忆里，我们家养的第一只猫是浅黄色

的，它饿了的时候便围着灶头转个不停，嘴

里不停地叫，吃饱了就睡。冬天它不是睡在

阳光下就是睡在灶上，一年四季没看到它抓

过老鼠。有时它在地上打滚，弄得满身灰尘

还往你身上跳，真是又懒又讨厌。第二只猫

好像特别怕冷，冬天喜欢钻进灶孔里，灰白

的毛被烧得东掉一块西掉一块，难看死了。

第三只猫很活泼，调皮至极，还喜欢翻箱倒

柜，经常不是碰翻这里，就是撞倒那里。它抓

到老鼠后会玩上半天，直到把老鼠弄得奄奄

一息才咬死。我讨厌老鼠，但它那副胜利者

的脸孔，那个强者玩弄弱者的姿态，我特别

反感! 第四只猫很可爱，抓老鼠也特别勤奋，

它会把抓到的老鼠咬死后摆在显眼的地方，

不知是为了讨好主人还是在邀功请赏！我们

常夸它聪明可爱，乖巧又灵活。后来，离我家

四五百米远的邻居借它去咬老鼠，半个月后

还回来，它又跑回去了。我去捉过几次，捉回

来后，它又跑回去了，后来干脆就不捉它了，

我直埋怨邻居把它喂得太好！从此以后，我

对猫没一点好感。懒惰、讨厌、丑陋、骄横、忘

恩负义，就是我对猫的印象了。我还讨厌猫

在春天里的叫声，特别是在夜晚，那声音凄

切渗人，常常令人害怕。如果有几只猫聚在

一起，那犹如群殴般的嘶叫，更是听得人毛

骨悚然！

正要入睡，那只可恶的野猫又跑了进

来，它半坐半扒在我面前，一边叫一边用前

爪不停地在地板上刨，我在气愤的同时倒注

意起它来了。这只猫个头较大，但偏瘦，黑里

带着些灰白的花纹，显得很脏，它的肚子干

瘪瘪地直往下垂。见我望着它，叫得更大声，

前爪也刨得更急了，似乎在焦急地哀求着什

么。我一时兴起，翻身起来，它便转身往门外

跑，不时回过头哀喵几声。我好奇地跟上去，

它几步一回头地带着我往前走，终于在一间

旧房前停下来。这间旧房是邻居堆杂物和作

仓库用的，门锁着，平常极少打开。它对着房

里叫了几声，又跳到窗台上望着里面叫。窗

户是木头做的，没有窗门，只有几根立着的

木窗柱，猫可以从立柱中间钻进去。它回过

头见我不解地看着它，用爪子刨了几下窗台

后，转身跳进屋里，不一会儿又跳上窗台望

着我叫。仔细瞧去，它的神情十分焦急，眼里

居然有了眼泪！

我的好奇心被彻底激活了，想一探究

竟，于是找邻居拿来了钥匙。邻居打开门，没

好气地摞了句“自己看吧，完了关上门”后就

走了。屋里面满了灰尘，堆满了乱七八糟的

物件，我正要往里挤时，那只野猫已跑到最

里面的一张旧床的架顶上望着下面直叫，那

声音温柔、慈爱而又焦急，我似乎明白了什

么，赶紧翻出一条路往里走。

床的四周被抵得紧紧的，只有西边床头

靠墙有一个很窄的空隙，野猫正对着那里喵

喵直叫，看我走来，叫声里似乎充斥着兴奋，

也似充斥着快乐。我好不容易站到床上往下

一看，一下傻眼了。四只小猫正在空隙里的

地上爬着，它们的嘴里发出很轻很轻的喵喵

声，不留神根本听不出来。仔细打量，发现床

头的床板上有一块较干净的地方。我猜想，

那应该是小猫的出生处，小猫出生后，能够

爬行了便一个个摔了下去。我观察了整个环

境，猫妈妈无论从什么角度都进不去。它既

救不了它们，也无法喂食，于是便向我求救

来了。看到这一幕，我有些震撼了，突然对这

只野猫敬畏起来———野猫是怕人的，我不知

道它到底鼓起了多大的勇气才坚持向我求

救。想起它的勇敢与坚持，我有些惭愧，眼睛

也有些湿润了!
在炎热的天气里，我努力地搬动着那些

大大小小的旧物件。那只野猫妈妈不再叫，

它安静地坐在床头，不时看看我，又看看小

猫，眼神里充满着感激和爱怜……终于挪动

了那张床，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四只小猫向家

里走去，野猫妈妈跟着我跑前跳后，看样子

是很高兴！

我把小猫安放在一间空屋子里，滔来一

碗水，再给野猫妈妈弄了些吃的，就算是领

养了它们。家里人都很喜欢这几只猫，每天

都要去看上几次，还要给野猫妈妈弄几次吃

的。几天后，几只小猫都能慢慢走动了，蹒跚

的猫步又滑稽又可爱，我竟也开始喜欢上它

们了。那天，看到野猫妈妈衔着一只小猫走

了出去，我以它在搬窝，于是跟上去看个究

竟。它似乎知道我在跟着，出门后几下子就

不见了。我知道它是要带着自己的孩子要离

开了，心里不免失落起来。我听人说过，野猫

是喂不熟的，它们本就是忘恩负义的家伙。

看着野猫妈妈把小猫一只一只衔走，我没有

阻止，我不知道它要安家何处，也不想知道。

我不愿意多想，在客厅里百无聊奈地翻

着电视频道，野猫妈妈衔来最后一只小猫放

在我面前，喵喵喵地叫了几声，又用前爪刨

了几下地板，然后转身恋恋不舍地离去。看

着在地上连走带爬的小猫，又看看野猫妈妈

远去的方向，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像什么

都不明白……

我像是接受了一份重托，开始精心地照

顾起小猫来。这时的小猫还不会进食，我便

买来牛奶，从吸管里挤入它的嘴里，看它吃

得很香时，再把牛奶挤进碗里，小猫很快看

明白了，就从碗里舔食牛奶。小猫真聪明，照

顾它倒也不费劲。不久后，小猫就可以吃饭

吃肉了，照顾起来就更不费心了。小猫慢慢

长大了，它淡黄的毛色很漂亮，再加上它的

机灵、调皮、活泼、黏人，给我们一家带来了

不少快乐。猫妈妈来过几次，每次都悄悄地

来，跟小猫亲热地拥抱一阵，再逗玩一番后

又悄悄地离去。后来我们搬了家，小猫每天

都会跑出去许久才回来，只是再也没有见过

猫妈妈，有时还挺怀念它的! 它那求救的叫

声，离开时的不舍，我都记忆犹新。

我始终不明白野猫妈妈为什么会带着

它的孩子离开，却知道它为什么会留下一个

孩子！

编前语院人这一辈子，大都过地很平凡。

《走出荒凉》的作者暮雨，一个心纯净、行至美

的乡村女教师，在这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现

实世界，恰如一株远离尘世的空谷幽兰。

《走出荒凉》描写了一个平凡女人的真实

故事，暮雨用清丽质朴的文笔细针密线地写

出了生活本身的曲折坎坷、悲喜哀乐，而且也

必然地浸透着社会的面貌、岁月的痕迹。我们

深信：真实的人生最能撼动读者的心魄，引起

读者心灵的共鸣。

孤儿寡母

1965 年 10 月，传来父亲抗美援越牺牲

的消息。那是个装满了悲伤的下午，杏子似的

夕阳搁在山包上，把它昏昏的光芒映在我家

破旧的窗户上。26 岁的母亲———杜秀文坐在

床头上落泪成雨。她用手指轻轻摩挲着父亲

那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英俊清削的父亲正

温和地望着我的母亲。母亲是个俊俏的妇人。

肤色白皙。乌黑发亮的头发挽成松松的发髻。

一双大而黑的眼睛散发着沧桑和悲郁的神

色。那年的我刚好 8 岁，还有两个妹妹，一个

5岁———徐宝红，一个 2岁———徐杏红。她们

见母亲哭了，也不知所措地望着母亲哭着。我

倚着门坎，望着那个夕阳，我知道父亲走了，

那个曾经把我顶在肩上玩耍的父亲，那个曾

经给我买回糖果的父亲，我永远永远再也见

不到他了。夕阳照亮了我那一颗一颗滴落在

门坎上的泪。

月亮一天天胖起来，悄悄地在天空中行

走。母亲却一天天瘦起来，她的眼角眉梢总是

挂着疲惫的神色。夜晚，她总是搂着在她怀里

熟睡的杏红偷偷落泪。白天，母亲出门挣工分

去了，留下我照看两个妹妹。那天，杏红肚子

饿了，她闭着眼睛，哭啊哭啊，并且断断续续

道：“姐姐，我饿，饿，饿。”我搂着她哄着她，可

她越发起劲地哭起来。无可奈何，我只好背着

她，和宝红一起去山上找母亲。山路，弯弯曲

曲地寂寞延伸，路边杂草众生。一不小心，我

一脚踩空了，滚下了山坡。杏红腿部划了个血

印子，我的脚也崴了。杏红受了惊吓，更加惊

慌地大哭。母亲听见哭声，赶紧寻下山来，搂

着我们哭着。山洼洼里，我们的哭声惊飞了一

群雀鸟。

最令人恐惧的是，要是晚上母亲去村里

开会去了，我们三姊妹在家，好害怕。我们的

院子单家独户的。我孤零零地照看着宝红和

杏红。房子外面黑漆漆的，偶尔有一点微弱的

灯光浮在夜色里，忽明忽暗。我总是提心吊

胆，我怕荒郊的坟那些鬼跑出来了，我们咋办

啊？我又怕床底下钻出个小偷，我们咋办啊？

我忐忑不安地坐在那里，努力争着两只圆眼，

注视着屋里的动静，我巴巴地盼望母亲快快

回家。即时睡意来了，我也不敢睡觉。只有母

亲回来了，我才不怕了，然后才会放心地睡

去。

母亲既当爹来又当娘。每天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黄昏，我们三姊妹围着院子里的石

桌，津津有味地喝着那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旁

边的母鸡伸长脖子瞧着我们碗里的稀饭。母

亲在院子边砰砰地宰着猪草，不时，用手掠掠

那散在鬓边的秀发。半年过去了，母亲憔悴

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运动

的深入，整个大地充满了武斗的火药味。历史

在那个时候是迷茫的，左司和红联两派之间

的斗争水火不容。谁都说自己在誓死捍卫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也不知道究竟

哪个派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是个黄昏

天，夕阳像一片长绸，燃烧了天空，燃烧了

大地，燃烧了河流。小鸟在晚霞的海洋中飞

翔。风从家门口，小河边吹过。寂静的大地

上暗流涌动。我和宝红在离家不远的学校里

和几个小伙伴玩过家家。学校里，贴着很多

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初路线，保卫毛主席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字报。不知什么时候，

一个面黄肌瘦的十来岁的孩子走到大字报面

前，用他那双小虎眼四下瞧瞧，然后慌慌张

张地撕下了那张大字报。突然，几个穿军

装，腰上别着军用匕首的红卫兵学生跑了出

来，其中一个走上前去瞪着两只圆眼，气愤

填膺地喝问道：

“是谁让你扯掉的？说，是谁指使你的？”

“不，不，不，不是我。”小男孩吓得直往后

退。

“扯谎！明明是你！”红卫兵学生甩了那个

男孩一巴掌，“去，给我重新贴好。”

小男孩哇哇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附近

左司派的人，他们闻讯，纷纷拿着锄头、扁担、

铁锹、长矛跑到学校来。红联派的学生见势不

对，一边慌忙撤退，一边派人报信请求增援。

一时间，呼喝声，惊叫声，哭声，骂声，枪声凌

凌乱乱响起。我和宝红吓得哭起来，我两腿打

颤，拉着妹妹呼呼地跑着，直至跑出校门外，

躲在菜地里不敢出来。直到喊杀声渐渐远去，

我听见母亲心急火燎，拖长声音声嘶力竭呼

喊我们的声音，我和妹妹才抖抖索索地从菜

地里出来。

“之红，你真是急死我了———谁叫你跑出

来的？不在家好好呆着？回去找根藤条，好好

给我跪着。”母亲抱着杏红气急败坏地责怪

我。我心惊胆颤地跟在母亲身后。

回家后，母亲用藤条打了我几棒，也不给

我饭吃。我坐在墙角低低哭泣着，边哭边自言

自语地恨恨道：“你现在打我，总有一天，你会

老的，那时我就不管你了。”

“不管我？”母亲冷笑一声厉声道，“别给

我犟嘴，好好听着，外面很乱，要是再把妹妹

带出去玩，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正说着，隔壁的张阿婆到我家来串门，她

一进屋，便高声道：

“大妹子，听见刚才的枪声没有？好吓

人。”

张阿婆是一个热心开朗的人，她很关心

我们一家人。有时把她家好吃的偷偷拿来接

济我们。她说话嗓门很大，也爱笑，一笑起来，

像一朵菊花一样温暖。

“就是，张姐，刚才把我吓惨了。娃儿们居

然跑出去耍去了。这不，正挨打呢。”母亲说着

朝我噜噜嘴。

“起来，快起来，之红。”张阿婆把我从墙

角拉起来道，“去，向妈妈承认个错误就行

了。”

“去，吃饭。”母亲向嘟着嘴不吭声的我

道，“张姐，吃碗饭。”

“吃过了，你快吃。”张阿婆在街沿下的椅

子上坐下道，“大妹子，看你一人带三个娃娃

也真不容易，我给你介绍个人家，怎么样？”

“那行啊。”母亲喜形于色道，“我的事让

你费心了。”

渊下周五请看院结婚生子冤

野猫妈妈
■（四川）黄亚平

西溪村，坐落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

叙永画稿溪。一直以来蠢蠢欲动的心就很想

和西溪一次约定，去轻轻拾起那里的山水情

怀。阳春三月，中国叙永“山水画稿”儿童文学

笔会在叙永西溪举行，很荣幸参加了这次笔

会。终于可以和梦寐以求的西溪相约了。3 月

19 日早上，带着圆梦的心情出发，车窗外满

目苍翠飞闪而过，片片竹海绿波荡漾，令人心

驰神往。

踏入西溪，沿着崎岖弯曲的山路，疾步行

走在乱石杂草间。峰回路转，水声欢唱。路旁

林木树种繁多，还有桫椤、红豆杉、桢楠等国

家珍稀保护树种及许多珍贵中药材种。抬头

仰望，到处是群山起伏，每座山峰都像一个个

无比强壮的巨人一样高大至极。

走进黑水潭，犹如走进孙悟空的水帘洞。

山泉汇集成瀑，从高高的山头跌落，或粗或

细，如链如匹，飞流直下，水花飞溅，水潭如

穴。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

落九天”却原来是这般情境! 不入此景，怎得

此意?站在瀑布前，静静地欣赏，默默地感受，

细细地品味，我仿佛看到大自然在不断向我

发出会心的微笑。忽然，天空下起了雨，那风

卷着雨声、溪声、瀑声,浑然一体,其势如万马

在山间奔腾。雨渐渐变小，雨丝凉凉柔柔，随

着山风飞舞飘落，浸润着山石树木、小草泥

土、游人访客。山中到处是雨的印记，宛如一

幅绝妙的写意画卷。徜徉在这灵动的画卷中，

享受着这清醒和空灵,真乃妙不可言。

站在观景台瞭望，一层薄雾给山腰拴上

了白腰带，给山顶戴上了白帽子。微风吹来，

层层山峰时隐时现，像不可捉摸的仙岛，风景

煞是美丽。整个山顶云雾飞舞，好一个天上人

间。近处，沟沟岭岭间，梯田层层叠叠，顺着坡

势蜿蜒而上，连绵起伏，辗转盘旋，有“小山如

螺，大山似塔”之势，可谓壮观。耕地的农夫肩

背皮鞭手扶犁把，大声吆喝着耕牛，犁过一道

道梯田，山坡间不时响起牛们酣畅的叫声和

清脆的鞭声。

累了，躺在床上。听到窗外的鸟儿敞开歌

喉，唱着婉转动听的歌曲。阵阵春风从窗户袭

进来，带着一股久违的辽远而空灵的气息，触

动着生命中那根早已不再敏感的心弦。一种

张力在体内涌动、伸展。也许，这就是人的生

命与大自然相融合才会产生的奇妙共鸣吧!
西溪的一花一草，一树一石，一山一水，

是有生命、有温度、有情感的。这次心灵的旅

行是为了在山水间找寻一份莫名的相知，一

份似曾相识的默契与感动。静听西溪，就是倾

听那个最本真的世界和自己。

静听西溪
■（四川）蒋安贤

走出荒凉
■（四川）暮雨

出梅入伏，白天的天气酷热难当，即使

到了夜晚也常常汗出如雨，于是心情变得苦

闷与烦躁起来，在灯下细细研读的时间渐次

地减少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孤寂和绝

望，因为在夏夜，我已习惯于将一双灵敏的

耳朵，紧紧地贴近大地的窗棂，去悉心地谛

听那唧唧嚯嚯的虫鸣。

事实上，我在美好的夏夜已经养成了一

种癖好，一种遣解困倦与沉静的真切情

怀———我特别喜欢那些举着绿灯笼的萤火

虫，那些固执地在墙上弹琴的蟋蟀，那些不

知畦深畦浅的剔透蛙鼓。因为在我听来，这

静夜的歌唱，是在倾诉着生命的每一丝愉

悦，表述着世间的每一帧情态，即使就是到

了无语凝咽，也会同样流露出撩拨人的语

境，或窘或痴，或泣或欣。

当然，这些奇妙的生命响动，会把我

一颗单纯且好奇的心激动起来，使我对未

来的岁月充满着希望和憧憬；但隔着窗纱

仰视灿烂的星河，我发现那夏虫的鸣唱，

正如这漫天星光一样扑逆迷离。它们忽高

忽低，且远且近，仿佛就在你的凉床底下

或者枕畔席边，并且一直默契地占据你的

美梦，让你真切地感受到那鸣唱，其实是

一种远离之后的茫然，一种迷离中空落的

失与得的交织，一扇难以用语言把握的永

不破译的禅机之门。

天籁自鸣！恍然间，我想起美国作家韬

洛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过，他的对于蟋蟀的鸣

声所生的崇高美感。不错，这四野的合奏确

乎“有宁静的智慧，有散文的平稳”，不然，古

人怎么能够留下“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

塘处处蛙”、“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等一

大批千古名句呢？捺住性子谛听这真理般永

垂不朽的天籁吧！它也许达不到镭射歌舞厅

的娇媚，更不及“公牛的士高”的狂纵，但我

敢说，它的真纯、自然与淡泊是无与伦比的。

那是来自天堂的歌吟，静听着，你将在悠然

神会中与永恒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相生相

依。

夜深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想成

为悠悠天籁中的一丝细语，或者一缕轻音

……

灯下草虫鸣
■ (安徽)钱续坤


